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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中的奇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多重解读

前言

在完成此次作业之际，我深感自身学识尚浅，恐难以从课外剧本的研读中超

越课堂所授之精髓。因此，我认为不如选取课上精读过的篇章作更深入之探讨，

一则可巩固课堂所学，二则或能使恩师于批改作业之时稍减劳顿。若能借此机会

献上些许意外之喜，提供新颖见解，则是我所期盼的最佳结果。

此般考量之下，愿将《玩偶之家》这部经典之作再度剖析，期望通过对其多

层次内涵的解读，既体现对戏剧艺术之敬意，亦表达学生对师恩的感激之情。愿

此文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尝试，更能成为师生间思想交流的桥梁。

一、问题的提出：娜拉与海尔茂之冲突的意义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社会问题剧的经典之作，其以娜拉的出走触发了对

于家庭、性别、法律与社会结构的深刻思考。卢暖老师在课上曾说：“《玩偶之

家》的结尾绝对不是女性解放，而是婚姻的结束，是爱情的破碎，是绝对的悲剧。”

娜拉的觉醒既是一种精神胜利，也是自由主义悲剧的体现：她“决不相信脱离正

常人情事理的所谓社会秩序”，毅然选择反叛。在整堂课上，卢暖老师用手术刀

般剖析剧本，用各种细节给整部剧定了性：“娜拉出走的结局首先是悲剧性的，

她发现了深爱的丈夫原本是一个‘陌生人’，发现了沉浸在爱中，并且一直以来

用爱滋养着生活的自己，原本是一个‘玩偶’，这种觉醒无疑是一场灾难。”[1]

卢暖老师对娜拉的分析是如此完美和酣畅淋漓，然而，对于海尔茂的分析，

卢暖老师将其定义为社会整个观念的化身，“他所有的动机出发都是社会的价值

道德。而我们用自身经验对海尔茂的理解，反而是易卜生想要反驳的对象”，因

为“易卜生的创作初衷不是想让我们去理解他”。这一观点无可厚非，毕竟正是

海尔茂直接导致了娜拉最后离家出走的结局。[2]

不过是否有一种可能，海尔茂的形象不仅仅是虚伪或市侩的代表，它更体现

了父权社会对个体的深层控制——他既是压迫者，也是受害者；他是社会的一个

代表，也是一个牺牲品，一个更大意义上的“玩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剧中

[1] 卢暖. 《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P226

[2] 卢暖. 2024年 11月 14日戏剧概论课程讲义.



的海尔茂之所以成为娜拉悲剧的直接造成者，或许并不仅仅是因为海尔茂自身的

原因。而这种多重性为我们重新理解《玩偶之家》提供了可能。

本文试图在结合卢暖老师已有批判的基础上，参考另外的几篇文章，对海尔

茂形象进行个人化的分析，揭示娜拉与海尔茂冲突的伦理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伦理秩序重建的希望。

二、娜拉与海尔茂的多重解读：从对立到共情

1. 娜拉的觉醒：自由与理想的双重构建

《玩偶之家》最初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幅幸福美满的家庭图景：恩爱体贴

的丈夫，宠爱且任性十足的妻子。然而，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丈夫与妻子的对话

中透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关系。海尔茂对娜拉的称呼——“我的小鸟儿”、“小

松鼠儿”、“不懂事的小孩儿”——在指代共同生活了八年并为他生育了三个孩

子的妻子时，其话语内涵的权威性显而易见。而娜拉的反应却是幸福的满足：“生

活在世上过得快活，多么有意思！”她并未因丈夫的态度表现出不满，反而沉浸

在“幸福幻象”中。

娜拉的觉醒体现在对婚姻本质的认知变化。她从沉浸在“幸福幻象”的“玩

偶”，逐渐转变为追求自我的觉醒者。在第三幕的结尾，娜拉意识到，家庭的幸

福只是以她的牺牲为代价构建的，而非真实的平等与尊重。灾难促使其精神觉醒，

促使她从自设陷阱中跳出，以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重新评判夫妻关系。娜拉从对

自己内心顺从的生活法则的弃绝开始，迅速完成了对以男性权威为基础建立起的

家庭的反叛，达到了对男权社会的反叛。[3]

然而，娜拉的反叛本质上是自由主义式的精神觉醒。娜拉的出走更多呈现为

个体伦理的抗争，而非社会变革的起点。精神反叛并不能解决现实矛盾，因为娜

拉追求的自由既缺乏明确的社会诉求，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路径。因此，虽具有象

征意义，却无法真正撼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4]

[3] 高玉秋. 《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1):90-93.

[4] 卢暖. 《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P226-229



2. 海尔茂：压迫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

海尔茂在传统解读中常被视为“伪君子”，其自私、冷酷是娜拉出走的直接

诱因。然而，海尔茂的形象比“伪君子”更加复杂：他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也是社会的牺牲品。他对名誉的极端重视源于社会对男性成功的苛刻要求。

首先当我们理解海尔茂时，绝对不能忽略之前八年的婚姻时间。戏剧往往集

中展现了紧凑的情节，但对于背景中的时间也是重要的故事因素。拿广受批判的

“爱的昵称”来说，纵然在清醒过来的娜拉看来那些“小鸟儿”“小松鼠”“小

鸽子”的昵称是因为海尔茂没有把她当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妻子看待，但是在过去

的八年中娜拉是享受着海尔茂对她的这份宠爱的，但凡娜拉有一点反对之意，那

么我们在开场也不会听到海尔茂对娜拉的昵称了。娜拉成为一个“洋娃娃老婆”，

也意味着她自身是享受这种情感的。如果仅仅因为昵称而说他们的婚姻是畸形的，

那这也不是海尔茂一个人的错。[5]

从人物内在动机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海尔茂在《玩偶之家》中的行为逻

辑。作为一个非常珍视前途和社会地位的人，海尔茂看到自己辛勤建立的生活基

础因为娜拉的行为而面临崩溃，这种危机感引发了他强烈的不安与愤怒。当娜拉

成为他情绪爆发的对象时，这实际上反映了海尔茂内心深处对于失去控制和稳定

生活的恐惧。这一刻，他不再是一个恪守社会礼教的传统丈夫，也不是一个只专

注于职业晋升的工作狂；他是一个感受到生活突然失控的真实个体，一个被突如

其来的变故所震撼的人。

娜拉因爱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海尔茂则为名誉、权利和地位而坚决舍

弃爱。看到柯洛克斯泰第一封信时，他的反应并不是他对娜拉所表白过的样子：

“我的两只肩膀足够挑起重担子”，“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

拚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相反，娜拉听到的是“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

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的怒吼。如果说娜拉的爱情是毫无保留的、无条件的付

出，那么海尔茂的爱情则是在不损害个人根本利益前提下的有条件给予。二者在

爱情标准上的本质差异使他们的婚姻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一旦海尔茂的价值体系

遭到损害，他就会起来奋力保护，并不惜亲手推倒被绿色藤蔓装饰着的爱的茅草

[5] 孟倩倩. 奇迹中的奇迹 ——再析《玩偶之家》中海尔茂的人物形象[J]. 戏剧之家,2019(10):10-11.



屋。[6]当娜拉最终决定离开，留下海尔茂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家，这一幕不仅是戏

剧性的转折点，也是海尔茂个人世界的崩塌。

在剧中其他角色似乎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的同时，海尔茂却显得格格不入。

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找到了爱情和尊严，阮克医生通过死亡获得了解脱，而娜

拉踏上了自我觉醒的道路。相比之下，海尔茂则被困在过去，成为了时代的牺牲

品。他的成功反而凸显了他的孤独，因为他在追求社会认可的过程中失去了最亲

密的人——娜拉。

海尔茂的爱情观与事业心曾是他引以为豪的资本，但随着娜拉的离去，他也

失去了爱情这一支柱。他现在必须独自应对家庭破碎带来的种种挑战：照顾孩子、

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保住自己的职位。对于海尔茂而言，失去娜拉不仅仅意味

着婚姻的结束，更象征着他个人价值观的瓦解。在男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海尔

茂的行为受到性别角色期待的影响，这也限制了他对娜拉的理解和表达爱的方式。

在这个背景下，海尔茂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且值得同情。他的行为既体现了

当时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也展示了个人在制度和个人情感之间的挣扎。《玩

偶之家》不仅描绘了娜拉出走的故事，还深刻探讨了海尔茂如何在社会规范和个

人感情之间寻求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际关系中的隔阂和个人无力感。[7]

如果说娜拉是意识到自己是玩偶的人，那么海尔茂就是一个更加可怜的玩偶

——生为社会的玩偶而不自知。

3.娜拉与海尔茂的婚姻：双重价值标准下妥协的结合

娜拉与海尔茂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堪称完美，是当时社会家庭的楷模。海尔茂

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丈夫，努力工作以维持家庭生计，甚至累得险些丧命；他对娜

拉的宠爱和关怀体现了家长式的爱，而这种爱情表达被娜拉欣然接受，表明她在

夫妻关系中维护着与海尔茂一致的价值观：男主外、女主内。剧中娜拉的语言显

示她不自觉地服从男权价值标准，这与海尔茂认为女人应依附于丈夫的观点相吻

合，在他看来，女人就是依附于丈夫的：“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养活你这么一

只小鸟儿要花那么多钱。”“待我好？听丈夫的话也算待他好？”有了这个一致

[6] 高玉秋. 《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1):90-93.

DOI:10.3969/j.issn.1008-178X.2004.01.027.

[7] 孟倩倩. 奇迹中的奇迹 ——再析《玩偶之家》中海尔茂的人物形象[J]. 戏剧之家,2019(10):10-11.



的价值标准作基础，娜拉与海尔茂的“幸福生活”自然会出现。

然而，这种表面美满的婚姻建立在一个与现代美满婚姻标准完全不同的价值

体系之上。一旦这个虚设的背景被揭露，婚姻的真实面貌便暴露无遗，其脆弱性

也昭然若揭。在八年的共同生活中，看似平静的家庭突然遭遇危机——海尔茂生

病，生命受到威胁。而解除这一危机的，竟然是娜拉！她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

不惜伪造保人签字，触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娜拉的行为既挑战了男性社会

的标准，又冲击了支撑社会秩序的法律。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为未来的爱情

储蓄一笔资本，并基于自己心目中的道德标准认定行为的正确性。而这种底气的

来源，便是她把自己与海尔茂的爱情想象成理想的实现。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力量

的支撑，她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才无视困苦，充满乐观的情绪。

尽管剧本未交代两人婚前的经历，但从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是

因相爱而结合的。爱情是娜拉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她勇敢借债为海尔茂治病的

动力。然而，由于不同价值标准下的男女之爱无法开辟婚姻的坦途，娜拉最终发

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她对爱的理解——即通过互相给予建立美满家庭——与社会

现实发生了冲突，揭示了个人理想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深刻矛盾。[8]

易卜生在《关于一出现代悲剧的札记》中写道：

世界上有两种精神上的法律，两种良心，

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女人的，彼此各不相同。男女双方并不彼此了解，

可在实际生活中，总是男人的法律来判断妇女，好像她不是妇女而是一个男

人......

如果剧本只为了单纯展现出一个虚伪自私的海尔茂，那我们便会很难理解为

什么两人会因为爱情结合，很难理解为什么娜拉曾经对“奇迹”的发生深信不疑。

海尔茂究竟是彻头彻尾的市侩，还是在社会的要求下逐渐迷失了爱的能力和独立

的人格？如果用易卜生的这段话，或许可以揭示海尔茂与娜拉之间缺乏理解的根

本原因：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导致沟通障碍和误解加深。如果我们因

此彻底抛弃海尔茂“觉醒”的可能，那么女权主义的理想就天然将一些人排除在

外了。但如果我们愿意去承认人的根本存在意义和价值，我们愿意给哪怕海尔茂

一样“虚伪的可悲、可笑之人”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便会同情最后海尔茂双手蒙

[8] 高玉秋. 《玩偶之家》:谁是"玩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1):90-93.

DOI:10.3969/j.issn.1008-178X.2004.01.027.



着脸，在迷茫中呼喊着娜拉的名字......一旦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改过自新的机

会，我们便会对新社会、新未来的蓝图做出更加乐观的描画和准备。

三、娜拉与海尔茂关系的伦理重构

1. 冲突的本质：个体与社会的对抗

娜拉与海尔茂的婚姻冲突揭示了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娜拉追求

的“自由”是一种个体伦理上的自主，而海尔茂维护的“名誉”则是社会结构的

核心价值。这种对立使得二者的关系充满张力。在“伪造签名”事件中，“救夫

的行为被视为正义行为，而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评判则会被视为僵化、腐朽的非

正义行为。但是，“伪造签名”一事，究竟在何种条件之下才会具有正义性呢？

我们发现，易卜生设定的不是普遍情境、日常情境，而是一种极端的情况。[9]娜

拉以个人道德挑战了社会法律，而海尔茂则以社会法律约束了个人伦理。

2. 超越对立：共建伦理的新可能

尽管娜拉与海尔茂的关系走向决裂，但剧本结尾埋下的伏笔——“奇迹中的

奇迹”——暗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海尔茂在娜拉出走后，“心里闪出一个新希望”，

表明他对夫妻关系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他意识到，过去的价值观念已经无法维

系他们的婚姻，需要新的伦理标准来重建。

如果将娜拉与海尔茂的冲突视为两种片面伦理的对抗，那么“奇迹中的奇迹”

代表了一种整合性的解决方案：通过对话与协商，创造一个以平等和尊重为基础

的新型家庭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个体自由不再与社会责任对立，而是通过伦理

重构，实现了动态平衡。这也预示着家庭关系的新秩序，在一场巨大的夫妻裂变

事件中悄然诞生。

《玩偶之家》中“奇迹中的奇迹”这一概念，象征着娜拉与海尔茂两人关系

的根本转变：从不平等的依赖走向基于尊重和理解的平等关系。它不仅表达了娜

拉渴望摆脱“玩偶”般讨好他人的生活状态，也预示了海尔茂需要经历深刻的自

我反思，学会将爱置于生活的首位，重新定义个人价值。尽管这个理想显得乐观

[9] 卢暖. 《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P232



甚至有些抽象，但易卜生通过这一设定礼赞了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觉醒。[10]

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目的并非提供具体答案，而是要震撼观众的灵魂，

激发思考。娜拉的出走象征着女性挣脱社会束缚、争取自我意识的重要一步。她

勇敢地关闭家门那一刻，标志着传统势力的崩塌，以及一个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新

时代的开始。娜拉不再愿意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而是向往广阔天空下的

无限可能。她的决定并不意味着对婚姻或家庭生活的否定，而是对未来建立在相

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的理想家庭的追求。林太太与柯洛克斯泰的爱情重生同样预

示着新生活的曙光，表明经济与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女性能够创造幸福的生活。[11]

四、超越“玩偶”的社会构想

1.资本主义弊端下的伦理困境

《玩偶之家》所描绘的家庭矛盾，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社会现

实。在 19世纪末的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以资本为中心，劳动者被异化为生

产工具。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的价值被物化，个体被纳入资本增值的体系中，

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伦理的危机。

娜拉和海尔茂的婚姻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物质、家庭与经济之

间矛盾的缩影。海尔茂作为家庭的“养家者”，承担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他不得

不“拼命工作”，以维持家庭的体面和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对名誉和地位的追求，

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即以财富和权力为衡量标准。在这种价值观驱

使下，海尔茂无法真正理解和尊重娜拉的个体价值，只是将她视为自身社会地位

的附属品。

另一方面，娜拉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被压

迫状态。她被当作“玩偶”，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娜拉

的觉醒，是对这种被物化和被压迫状态的反抗，但她的反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强

大力量面前显得孤立无援。这种困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全面压迫

和控制，凸显了社会转型的必要性。

[10]�卢暖. 《戏剧基础理论研究：论戏剧的形式和意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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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想社会的构想：从群体解放到个人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资本对

劳动的剥削。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的公

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

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不再是资本的奴隶，而是社会的主人。在理想的社会

主义社会中，男女平等得以真正实现。女性不再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而是拥有

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家庭关系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过去的男权统

治和经济依附，转变为建立在平等、尊重和互助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个体的自由

和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

娜拉的觉醒，标志着个体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反抗。她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被

物化，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因而选择出走，寻求个人的独立与解放。然而，娜拉

的反抗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结构面前显得孤立无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解放必须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才能实现。个人的觉醒固然

重要，但只有当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或许正如娜拉所期待的“奇迹中的奇迹”，当人们的觉醒达到一定程度，当

社会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历史的转折点便会到来。我们可以想象和相

信，人类有能力、有智慧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社会形态，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

国的飞跃。

五、结语：从娜拉的出走到“奇迹中的奇迹”

《玩偶之家》以娜拉的出走，揭示了个体与社会的深刻矛盾，也暴露了自由

主义的局限性。通过重新审视娜拉与海尔茂的关系，我们发现，伦理秩序的重建，

需要超越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实现以平等与合作为核心的共建模式。正如那震撼

世界的关门声所提示的，传统的家庭秩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自由和尊重的渴望。

只有当“奇迹中的奇迹”真正发生，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正义性的社

会秩序的诞生。

剧本结尾，海尔茂听到娜拉向他宣布：只有等到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亦即他

们生活在一起真正像夫妻时，她才有可能回到他身边。这时，他“心里闪出一个



新希望”，他也盼望着奇迹中的奇迹发生。当然，作为男权世界的典范人物，他

的血液、肌肉中充斥着全部的社会权威的道德法规，从而使他浑身上下弥漫着浓

浓的市侩气。易卜生用结尾时的简单行为和语句表明，即使像海尔茂这样的人物，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变，原有的道德基础也不能不随之发生动摇。娜拉之挣脱主宰

力量的控制使原本平衡的玩偶演出丧失了和谐与一致，不期然向我们显示出被悬

置的海尔茂：原来他也是被控制于张弦之上的一个玩偶，操纵他股掌之中的是社

会上的“优秀”男人小心遵循的荣誉、权利和地位。而他在寻找新的落脚点时，

便不自觉地与“新希望”相契合。这说明家庭关系的新秩序已经在一场巨大的夫

妻裂变事件中悄悄诞生。人类社会也正是这样迈出了其前进的步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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